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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政策和增发国债的走向：经济实力才是国防基础 
 

 
石桥湛山 (1884–1973年) 
资料来源：日本近代历史人物画像（www.ndl.go.jp/portrait/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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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防卫费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2%的比率是否妥当？财源应该用增

税来填补，还是应该用国债来维系？问绕讨论防卫费问题，日本的近现代史

的很多事例值得借鉴。 

幕府末期被迫打开国门后，日本的领导人看到亚洲邻国相继沦为欧美殖

民地的情况下，为实现国力来源的经济发展（富国）和充实维持独立的国防

（强兵）这两个目标，面临着如何分配有限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问题。 

出现征韩论之际（1873 年），明治政府采取在当下比起对外发动战争更

重视民力充实的方针，推动殖产兴业政策。作为近代国家的基础建设完毕后

开始了对外战争，但日俄战争（1904∼2005年）的战争费用却达到了当时 GDP

的 6成。其中大部分财源通过发行包括海外市场在内的国债来筹措，以与英

要点 

⚫ 国防费增加消耗国内资源 

⚫ 石桥湛山的主张在战后实现高度经济增长 

⚫ 经济不增长的日本防卫费负担沉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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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协调为背景，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使战争得以完成。但是战后背负着巨额的对外债务，偿还本息的负担

制约了经济增长。 

从经济实力上看，日本在海外扩张版图，面临着维持帝国（强兵）和经济发展（富国）的矛盾。此

时拯救日本的归属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外在因素。受益于在军事上没有遇到大规模的冲突，日本扩大了

在亚太地区的权益，在经济上以欧洲的交战国及其殖民地和面向美国的出口为杠杆，快速的实现了经济

增长和跻身成为债权国。 

在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，在亚太地区，基于华盛顿会议

（1921～22年）结果，构筑了包括日美英法中在内的国际安全保障体制，并实施裁军。 

 

◇   ◇ 

 

《东洋经济新报》（1895 年创刊，现在的《周刊东洋经济》）的石桥湛山（1884-1973 年），对面临

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，提倡放弃海外权益，减轻国防负担，让国内的人力、物力资源集中于经济发

展，争取实现和平的通商国家，即所谓的“小日本主义”。但是，当时的政府并没有采纳。不过，在凡尔

赛华盛顿体制下，国防费的膨胀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，得以推进城市的基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泡沫经

济的善后处理，即坏账处理。 

“满洲事变”（九一八事变）（1931年）后的日本成了破坏国际秩序的角色。事实上，否定了巴黎非

战公约（1928年）的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国际协议，以反故的形式进攻中国大陆，致使国防费及急剧飙

升。 

1931年末第 5次重任财政大臣的高桥是清（1854-1936年）凭借被称为“高桥财政”的宏观经济政

策的成功，在世界经济危机下领先于其他国家实现了经济复苏。但与此同时，在与要求增加国防费的陆

海军的预算谈判中，面临着如何在充实国防和经济发展之间分配有限的国内资源的课题。对他表示反对

的陆军青年军官发动“二·二六事件”（1936年），暗杀了高桥是清。 

在二·二六事件的前一年与高桥进行了对话的石桥湛山，引用了高桥的谈话，如下所述。“军舰缺

乏自造物品的能力。如是，国民只制造没有再生产能力的物品，现在的物资积蓄就会殆尽，同时国民的

生产据点也会消失。这里蕴含着国家不能无限支出军费的理由”（《东洋经济新报》1935年 6月 15日）。

实际上，从中日战争爆发（1937年）到战争结束的日本，都是沿着石桥所担忧的道路前进。 

石桥的指摘包含着与今天相通的重要论点。从高桥财政期到太平洋战争（1941-45年），日本基本上

通过在国内发行国债来筹措增加的国防费。但是，无论资金筹措手段是增税还是发行国债，只要增加国

防费，就会消耗国内的资源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会产生国民负担。 

为了暂时避免抑制消费和设备投资等民间需求，还有从海外市场筹措资金的道路，但在这种情况下

会产生将来偿还本息的负担。徒增不产生生产力的军费支出会抑制长期增长源泉的投资，因此从经济增

长的观点来看是负面的。 

图为日本国防费 GDP比例的长期推移。战前（1885～1936年）的国防费平均为 GDP的 5%左右。从

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上升到 2位数，1944年 GDP接近 8成。 

战争结束后的日本，不得不从物资积蓄殆尽，丧失生产据点的状态下重新出发。石桥发表了题为《更

生日本的出发——前途实在不可限量》的社论，他说：“虽然失去了原有领土的某一部分，军备产业等

也不得不受到限制，”但是，“对于谋求发展的国民来说，这有有多大的障碍呢？”（东洋经济新报 1945

年 8月 5日）。 

实际上，战后的日本，国防费从战前的 GDP的 5%控制在 1%，通过将人力、物力资源集中在作为经

济增长源泉的民生部门，实现了高速增长。20世纪 70年代，人均 GDP几乎赶上欧美各国的水平，成为

发达国家的一员。在汲取战前、战争时期的教训之上，以国际协调为宗旨的和平通商国家为目标的战后

日本，可以说实践了石桥的“小日本主义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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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亚洲的地缘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（见表）。从 1990 年至 2021 年国防费

用的变化来看，美国的优势不可动摇，但在美国以金额为基础计算军费增长 2.5倍，在此期间中国以美

元换算却高达约 30 倍。虽然统计数据需要从时间幅度来看，但尽管如此中国取代苏联跃居第二。增长

7倍的印度排在第三。韩国为 5倍，仅次于日本排在第十位。 
 

 
 

不过，美国、中国、印度、韩国的 GDP比都在下降，经济增长与国防费负担的减轻有关。与此相对，

日本虽然金额上增加了 1.9倍，增幅很小，但以 GDP比计算从 0.9%上升到 1.1%。 

 

◇   ◇ 

 

关于最近围绕防卫费的讨论，从日本近现代史中能得到什么教训呢？ 

第一，经济力量是国防的基础，而不是相反。在地球环境问题、少子化导致的人口减少加上应对地

缘政治变化的新课题的情况下，财政运营中，不能缺少如何分配有限的人力、物力资源的视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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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国防费始终是成本，无论财源是增税还是发行国债，都会产生国民负担。通过发行国债来增

加防卫费反而可能制约经济增长。 

第三，日本吸取以往以军事大国化为目标，导致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战前、战争时期的失败教训，在

战后作为和平通商国家取得成功的经验，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来说是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日本需要与

邻国共享自己的历史，努力缓和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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